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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物美学关于文学艺术创作动机的理论自觉

李 健

(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广 东 深 圳 518060)

摘 要 ：中国古代感物美学充分注意到文学艺术创作发生时作家、艺术家的动机问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言说。其理论自 

觉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创作动机是作家、艺术家创作的内在动力，它必须借助于外物激发才能显现出创造的价值；第二，在创 

作感物的过程中，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动机有时是确定的，有时是隐蔽的，从而，形成了创作动机的确定性与隐蔽性特征;第三， 

创作动机促成了作家、艺术家的心灵与自然万物产生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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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的过程中，为什么这一时刻这一地点的这一 

事物引发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冲动？这一时 

刻、这一地点的这一事物必定与作家、艺术家的 

创作动机有一种必然的联系。究竟它们之间是 

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研究文学艺术创 

作发生应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研究感物 

美学应认真思考的问题。由于动机是一个心理 

学的范畴，要解决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动机问题， 

我们就不能不从心理学的角度先了解一下动机 

所具有的心理学意义，然后，再结合中国古代关 

于感物的相关理论材料，力争进行较为全面、深 

人地发掘。

创作动机与情境、兴趣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动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 

心理现象，这种现象源于人的心灵内部，因为不 

能明确认识，无法定量分析，所以，具有相当的神 

秘性。从动机发生的时间以及造成的结果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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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创作的发生是审美的召唤，也是天 

地自然万物的召唤。人类离不开审美，当然，也 

离不开天地自然万物。人从天地自然万物中来， 

与天地自然万物为一体，故而，人能听从天地自 

然万物的召唤，与天地自然万物产生感应。文学 

艺术创作都与天地自然万物有关：受天地自然万 

物的感发，表现天地自然万物之美。这就是中国 

古代感物美学的要义。然而，我们要思考的是， 

在这一过程中，作家、艺术家的创造行为是否仅 

仅取决于感应？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行为是否完 

全自然、自由？感应虽然是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 

不可缺少的心理激发，但是，如果仅仅从感应的 

角度认识这一过程，可能会有许多问题不好解 

决。在对大量文学艺术创作发生过程的考察中， 

我们发现，作家、艺术家创作感应的发生有很多 

条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创作的动 

机。动机作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心理，是促成 

感物发生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动因。在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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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应该与人的个体性有关，比如，人的性情、气 

质、经历、学识、兴趣等，都与动机的产生有密切 

关系。现代心理学认为，“动机是一种由目标或 

对象引导、激发和维持个体活动的内在心理过程 

或内部动力” [ 1 ] ( P . 2)。这就是说，动机是人的内 

在的心理过程，是一种内部骚动而形成的强劲的 

动力。这种内在的心理过程或内部的动力是人 

在一定情境中化育而成的心理态度，而且，这种 

心理态度与人的当下境遇有关，也与人的个性、 

气质和情感有关。当处于特定境遇中的人是一 

个群体时，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可能会产生相同 

的动机，从而形成一种集体动机；当处于特定境 

遇中的人仅是一个个体时，这时人所产生的动机 

则是独一无二的。即便是集体动机，就某个个体 

来说，也会千差万别。因此，集体动机只是一个 

大致的目标诉求，不能取代每个人的具体心理。 

动机的产生可能是因为一个长期积累的情感因 

素，也可能是为了解决目前的境遇临时产生的某 

种意图，它会因人所处的情境的变化而发生变 

化。

随着个体与情境的不同，人的动机有多种多 

样。在不同的情境中，每个人的动机不一样的概 

率较大;而在相同的情境中，每个人的动机可能 

一样，也可能不一样，应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从 

性质上来划分，动机可以分为生理性动机和社会 

性动机两类。生理性动机是以人的生物性需要 

为目的的动机，比如，饥饿、疼痛、睡眠、性欲、排 

泄等，都是生理性动机。这每一种动机都会促使 

人去做一件事（不管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以满 

足人的生理需求。社会性动机是以人的社会需 

求为目的的动机，诸如理想、愿望、权力、兴趣、情 

感、交往、成就、认识等，都属于社会性动机。而 

这每一种社会动机也会促使人去从事某一项工 

作，以满足人的社会需求。无论是生理性动机还 

是社会性动机都会对社会、人生以及文学艺术创 

作产生影响。

动机有各种类型，有些是确定性的，有些则 

是隐蔽性的。确定性动机人们很容易把握，隐蔽 

性动机则难以把握。这是因为，隐蔽性动机是内 

部的心理过程，不能直接观察，这就增加了把握 

的难度。但是，人们可以通过个体对任务的选 

择、努力的程度以及活动的执著性、言语表达等 

外部行为，间接地推断个体行为的方向和动机强 

度的大小。也就是说，隐蔽性动机并非不能认

识。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动机，一般会把这个人与 

某件事联系起来，考虑某件事与这个人的利益关 

联度，考虑这个人的个性、气质、兴趣等因素。如 

果某件事与这个人的利益关联度比较大，而这个 

人的个性、气质又非常适宜从事这件事，况且，他 

(她）平时的兴趣也与这件事有关。综合这些因 

素，就很容易判断这个人的动机。在这里，我们 

尤其要强调的是兴趣。兴趣作为一个重要的心 

理学范畴，是动机之本。它“是人们探究某种事 

物或从事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它以认识或探索 

外界的需要为基础，是推动人们认识事物、探求 

真理的重要动机” [ 1 ] ( P . 1 4)。兴趣既是一种心理 

倾向，也是一种动机。作为一种心理倾向，它规 

定着人的行动方向；作为一种动机，它决定着人 

的行为的发生。

综合人类的一切动机及其表现，我们认为， 

并不是所有的动机都与兴趣有关。有些动机的 

产生是在人不情愿的情形下产生的，是出于人的 

被迫与无奈，可是，为了维持自己人格的平衡，为 

了维护自己、家人或群体的生活境遇，不得不产 

生这样的动机，不得不在这种动机的支配下实施 

一系列的行为。这就是与兴趣无关的动机。然 

而，更多的动机却与兴趣有着密切的联系，最为 

典型的就是文学艺术创作。我们可以说，所有的 

文学艺术创作动机的产生必然是兴趣的激发。 

假如一个人对文学艺术根本没有兴趣，怎么能够 

产生创作的动机？又怎么会产生创作的行为? 

因此，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必然关联着他们的兴 

趣。文学艺术是作家、艺术家的至爱，不管一个 

作家、艺术家是否职业，创作都是他们的职业，或 

者说，是他们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们的生 

活中，很大一部分心理都指向这个兴趣点，他们 

所有的创作动机的产生都受这种兴趣的支配。 

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强调情感在动机发生过程中 

所起的作用。情感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根本，作 

家、艺术家之所以会产生创作的行为，是因为内 

在的情感涌动，情感与动机是孪生的。在一篇 

(部）作品中，人们往往分不清楚哪是动机，哪是 

情感。可以说，在作家、艺术家创作的过程中，动 

机具化为情感。而兴趣作为情感的亲密伴侣，是 

情感产生的直接动因。因此，情感是揭示作家、 

艺术家创作动机的唯一线索。

中国古代感物美学充分注意到了文学艺术 

创作发生时作家、艺术家的动机，对之进行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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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卓有成效的言说，涉及一系列耐人寻味的问 

题，已经显示出理论的自觉。这种理论自觉在那 

个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混沌的时代，尤其珍贵。

创作动机源于感物

中国古代感物美学关于创作动机第一方面 

的理论自觉是：创作动机是作家、艺术家创作的 

内在动力，它必须借助于外物激发才能显现出创 

造的价值。

既然动机是人的内在的心理过程或内部动 

力，那么，它的主要职责是推动人去做某些事情， 

以满足人当下的心灵需求。文学艺术创作的动 

机作为作家、艺术家的内在动力，与其他动机最 

大的区别表现在：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这一创 

造性行为不仅满足了作家、艺术家当下的心灵需 

求，而且，还能满足接受者的心灵需求，使他们获 

得充分的美感享受。

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动机是作家、艺术家创 

作发生的心理机制，它的酝酿过程可能很长，呈 

现的过程则是刹那间的事。当创作情思来临之 

时，它集中爆发于创作发生时的一刹那。这是因 

为作家、艺术家刹那间遭遇了外物，并与外物产 

生了感应，从而产生了创作冲动。这样，创作动 

机便与感物绞缠在一起。感物的刹那间体验的 

特征决定了创作动机的瞬间效用。当《乐记》在 

陈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 

然也”时[2] (P.424)，就着眼的是创作发生的那一 

瞬间。“音之起”就是音乐创作的发生，包括音乐 

创作动机的产生。“起”即产生、发生之意，我们 

还可以将它理解为创作的动机。“人心生”不仅 

意指心灵的创造，而且还强调这种心灵的创造是 

作家、艺术家内在动机的牵引。其实，《乐记》已 

从根本上断定文学艺术创作的发生是缘于作家、 

艺术家的内在动机。然而，这内在动机必须有一 

个激发的对象，因此，才会有“人心之动，物使之 

然也”的说法。所谓“人心之动”，就是创作动机 

的产生；“物使之然”即是说作家、艺术家的创作 

动机是外物激发的。动机与外物缺一不可，只有 

两者共同作用，才会产生文学艺术创作的行为。 

对此，中国古代的美学家们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他们的感物美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创作 

动机与外物的奇妙关系。陆机说：“遵四时以叹 

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 

春。” [3] (P.1,《文赋》）这里既是在言说情感与外物

的关系，也是在言说创作动机与外物的关系。情 

感与动机连为一体，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陆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非常真切，非常实在。慨 

叹时光流逝（“叹逝”）是创作的动机，而这种动机 

却是四时的更替激发的。再细微一点说，抒发悲 

哀是创作动机，这种动机是秋天的物色激发的; 

同样，表达喜悦是创作的动机，这种动机是春天 

的物色激发的。春秋这些季节何以能与人的悲 

喜情感对应？这涉及传统文化中的感应问题。 

对此，汉代的董仲舒有相对精细、完整的讨论。 

刘勰延续了这一话题，他说：“是以献岁发春，悦 

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 

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4](P.278,《物色》）四 

季的不同物色都能够激发作家、艺术家的情感， 

激发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动机，促使他们产生文 

学艺术的创作行为。

从陆机、刘勰的论述中，我们还看到了这一 

问题的另一个层面，那就是：动机对外物的选择。 

为什么单单这一种外物能够激发作家、艺术家的 

创作动机，其它外物则不能？这一外物和创作动 

机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如刘勰所说“献岁发 

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 

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人们 

不禁要问：为什么春天人们的心情就会舒畅？夏 

天人们原本沉郁的心情就会凝结，变得欢乐？秋 

天人们的心情就会变得阴沉？冬天人们的心情 

就会变得端庄而严肃？撇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论，我们选择了另一个角度即现代心理学的角度 

来看待这一问题，也许能够得到一些合理的解 

释。

按照格式塔心理学的看法，任何一个外物都 

有它的表现性。这种表现性与这一物象的形状、 

色彩、光线、气味、运动、变化等有关，任何一个外 

物都会引发人的某种思绪、情感。鲁道夫•阿恩 

海姆在研究格式塔心理学的过程中声称，造成外 

物这种表现性的基础是一种力的结构。“这种结 

构之所以会引起我们的兴趣，不仅在于它对拥有 

这种结构的客观事物本身具有意义，而且在于它 

对一般的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均有意义。上升 

和下降、统治和服从、软弱和坚强、和谐与混乱、 

前进和退让等等基调，实际上乃是一切存在物的 

基本形式。不论是在我们自己的心灵中，还是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不论是在人类社会中还是 

在自然现象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些基调。这种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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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于人的知觉的表现性要想完成自己的使命，就 

不能仅仅是我们自己感情的共鸣。我们必须认 

识到，那推动我们自己情感活动起来的力，与那 

些作用于整个宇宙的普遍性的力，实际上是同一 

种力，[5] (P.620)鲁道夫•阿恩海姆的意思非常 

清楚，一切存在物包括自然物都有一个基本的形 

式，这基本的形式就是它的表现基调，这种表现 

基调能够推动人们的情感活动，与人的情感活动 

同属于一种力的结构。如此看来，刘勰所谈论的 

四季对人的情感的激发，运用现代心理学的相关 

理论也能够给予清晰的解释。为什么春、夏、秋、 

冬的景色能够激起人们不同的情感表现，引发创 

作冲动，乃源于自然的力的结构与人心的力的结 

构相同。也就是说，只有自然的表现与作家、艺 

术家的动机达到了一致，才会产生创作的行为。 

因此，春天的万物复苏引发了人的喜悦的情感， 

夏天的生机勃勃引发了人的欢乐的情感，秋天的 

黄叶飘零引发了人的阴沉的情感，冬天的白雪皑 

皑引发了人的悲哀的情感。这些情感推动着作 

家、艺术家，使他们进人了一个创造的境域。只 

不过，刘勰没有像鲁道夫•阿恩海姆一样，运用 

实验的方法，从科学上去认知它，对它做出理性 

的判断。

无论陆机还是刘勰，都是从一般性上来谈论 

外物与动机的关系，将个别性的外物与个别性的 

动机（情感）相对应，如，春天与欢乐，秋天与悲 

哀。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创作情况来看，也确 

实如此。我们可以选择具体作家、艺术家的文学 

艺术作品来进行具体分析，以获取一些直接的感 

受。唐朝诗人刘眘虚有一首名为《阙题》的诗写 

春，就将春天与人的欢乐情感联系在一起。诗 

：

道由白云尽，春与清溪长。

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

那遥远的山路好像通向白云的尽头，春天的 

美丽像这清清的溪水一样悠远、绵长，落花落在 

溪水中，使得整个流水都带着花的芳香。这是多 

么美丽的景致！这些景致都寄寓着诗人欢乐的 

情感。我们可以说，春天的气息，春天的景致，朝 

气蓬勃，散发着生命的活力。这种活力自然能激 

发诗人的欢乐情感，使他忍不住赞美春天。宋代 

词人晏殊的《谒金门》写的是秋，在他的笔下，秋 

天就是一个悲哀的意象：“秋露坠，滴尽楚兰红 

泪。往事旧欢何限意，思量如梦寐。”在词人的眼

里，秋天的露水像悲伤的眼泪，它使人忆起了往 

事旧欢，就像做梦一样。为什么秋天的露水能够 

激发诗人悲哀的情感？是因为秋露的寒凉。寒 

凉不仅实指自然的温度，同时，还可以意指情感 

的温度，因此，秋天能够寄寓诗人悲凉的情感。 

这都是特例，不一定具有普遍有效性。就整个文 

学艺术的实际创作情形来看，我们不能把陆机和 

刘勰的个别性外物与某一情感对应的观点当作 

真理。春天与秋天也不完全对应某一单一的动 

机。动机与外物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春天也 

可以激发作家、艺术家悲伤的情感，对应于悲伤 

情感。中国古代有很多伤春诗，将春天的美好、 

短暂与青春易逝联系在一起，慨叹人生。同样， 

秋天也可以激发作家、艺术家的欢乐情感，对应 

于欢乐情感。这是因为，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丰 

收与欢乐、喜悦相连，也自然而然。秋天的这种 

不同的情感意象在陶渊明的诗歌里都有展现。 

如果全面阅读陶诗，人们就会发现，陶渊明写过 

“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 

自凋”（《己酉岁九月九B 》）的秋天（这种秋甚是悲 

凉），同时，还写过“新葵郁北牖，嘉糍养南畴，今 

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酬刘柴桑》）的秋天（这种 

秋则充满欢欣）。这就充分说明，外物对创作动 

机的激发是灵活而复杂的，它会随不同作家、艺 

术家不同的创作环境、不同的心境变化而变动不 

居。这就警示我们，不能够以一种单一的、僵死 

的态度来认识感物与创作动机的关系。

创作动机的模糊性与隐蔽性

中国古代感物美学关于创作动机第二方面 

的理论自觉是:在创作感物的过程中，作家、艺术 

家的创作动机有时是确定的，有时是模糊甚至隐 

蔽的，它们以不同的表现形态推动文学艺术创作 

的开展。

既然动机是推动作家、艺术家进行文学艺术 

创作的内驱力，说明动机非常重要。整个文学艺 

术创作发生的过程缺少不了动机。然而，动机的 

具体表现是怎样的？人们能不能认识或捕捉? 

究竟这种心理活动是以怎样的形式显现出来的? 

人们从文学艺术作品中能否看得明白？这一系 

列提问，着实令人作难！考察文学艺术创作的实 

际状况，结合人们的阅读经验，我们感到，有些作 

品的创作动机人们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有些则 

不能。大凡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的创作动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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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动机，否则，则是模糊甚至隐蔽动机。无论 

确定动机还是模糊甚至隐蔽动机，人们最终都能 

认识。这就说明，创作动机并不神秘。文学艺术 

作品表达的是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情感，作家、 

艺术家的思想、情感与他们的个性、气质、生活经 

历、知识修养、审美趣味等有一定的关联，只要我 

们了解作家、艺术家的这些方方面面，切实做到 

知人论世，领会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应该是 

一件不太难的事。

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家在讨论文学艺术创 

作的过程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涉及到创作动机，有 

时，针对的是一个具体作品，有时，针对的是某一 

类作品。一般来说，每一个作品有一个创作的动 

机，但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大的事件往往会 

对一个作家、艺术家的影响很大，围绕着这个特 

殊的时代、这个大的事件，在同样一种思想情感 

的支配下，作家、艺术家可能会创作出很多作品， 

因此，这些作品具有共同的动机，如杜甫之于安 

史之乱。这一大的事件对杜甫的生活、思想、情 

感影响巨大，创作动机一眼便能辨别出来，因而 

大都是确定动机。明代文学家刘基在陈述阅读 

杜甫诗歌的体验时曾经这样说过：

予少时读杜少陵诗，颇怪其多忧愁 

怨抑之气，而说者谓其遭时之乱，而以 

其怨恨悲愁发为言辞，乌得而和且乐 

也？然而闻见异情，忧未能尽喻焉。比 

五、六年来，兵戈叠起，民物凋耗，伤心 

满目，每一形言，则不自觉其凄怆愤惋， 

虽欲止而不可，然后知少陵之发于性 

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异夏虫 

之疑冰矣D [6](P.27,《项伯高诗序》）

这是针对杜甫的那些描写战乱与生民疾苦 

的诗歌来说的，通过自己的阅读体验来言说杜甫 

这一类诗歌的创作动机。刘基年少时，理解不了 

杜甫诗歌的“忧愁怨抑之气”，等到他也经历兵 

戈，看到“民物凋耗”，不自觉地也“凄怆愤惋”，这 

才理解了杜甫。他体会到，杜甫某些诗歌的创作 

动机是郁积在内心深处的凄怆愤惋的情感，正是 

这凄怆愤惋的情感推动着诗人的创作，向世人展 

现诗人的心灵世界。这说明，对作家、艺术家创 

作动机的捕捉，也需要阅读者的人生阅历。刘基 

所言，是杜甫某一类诗的情感与创作动机。然 

而，具体到某一首诗时，这种凄怆愤惋的情感表 

现是不同的，创作动机也有细微差异。为了说明

这一问题，我们来读一读杜甫的《秦州杂诗》 

(七）：

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

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

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

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

这首诗写于乾元二年（759)，此时，安史之乱 

虽然已经平定，但是，边关战事仍然不断。由于 

自然灾害，关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人民 

生活极度贫困，连京城长安也处于饥馑之中。而 

统治者治国无方，无力解救生民于水火，使得杜 

甫对当时的政治统治极度失望。在这种情形下， 

他想远离长安这一是非之地，遂带领一家老小弃 

官再度西行（安史之乱时杜甫曾经逃难西行人 

川）。这首诗写的便是杜甫流寓秦州（今甘肃天 

水）的见闻与感受。很明显，诗歌的创作动机是 

郁积诗人内心的凄怆愤惋的情感，这种凄怆愤惋 

的情感是诗人对当前生活状态的感受，这种感受 

与秦州自然物色产生碰撞，或者说是秦州的自然 

物色引发了诗人的情感。莽莽大山，凄凄孤城， 

夜月，烟尘，都是凄怆的意象。这些意象均与创 

作动机密切关联。这种情感是针对自己的，更是 

针对国家和民族的。诗人不仅为自己悲愤，更为 

国家、民族悲愤。这些悲愤，化作了秦州的月，秦 

州的云，秦州的高山，秦州的烟尘。它们共同成 

为激发诗人创作动机的外物。月是寒冷的，它象 

征着孤独与思念；云是游动的，它象征着远离与 

漂泊；高山是凝重的，它象征着艰难与沉重；烟尘 

是朦胧的，它象征着混乱与迷惘。这首诗的创作 

动机，是人们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的，不需要花 

费太多的精力去思量，显然是确定性动机。

由于确定动机相对容易辨别，因此，现存中 

国古代文学艺术创作理论资料记述得较多。较 

难辨别的是隐蔽动机。由于它隐藏在文学艺术 

创作的过程中，甚至没有在作品中透露半点信 

息，令人难以捉摸，不容易辨识。在这里，我们所 

说的不容易辨识并非不能辨识，而是人们不能一 

眼就看出来;要辨识它，需要结合作家、艺术家的 

思想、情感与生活经历等，进行深度发掘才有可 

能做到。中国古代就存在很多这样的作品，令人 

百般思量，琢磨不透，其实就是创作动机具有隐 

蔽性，主要原因是作品创作的年代不详，或者作 

者的经历不详，情感意向不明。比如，李商隐的 

《无题》和《锦瑟》等系列诗，就是非常难以考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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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动机的诗歌。而那些创作年代相对清楚，作者 

的经历相对详尽，情感意向相对明确的文学艺术 

作品，尽管创作动机由于作家、艺术家的艺术处 

理有时也显得非常隐蔽，但是，人们依然能够觉 

察，如王维的一些诗。我们来读一读他的《鹿 

柴》。从表面上看，诗歌展现的是自然景色，似乎 

诗的创作动机是受山中自然美景的感发，赞美自 

然、表达对自然的喜悦之情。可是，如果我们细 

细品味就会发现，诗人对山中的自然景色几乎没 

有态度，既没有赞美之喜悦，也没有孤寂之哀伤， 

只有对山中景色冷静的刻画与描绘。其实，这首 

诗的创作动机是表现诗人空寂、宁静的思想意 

趣。这是禅宗的思想意趣。这种思想意趣是借 

助于大山的空寂表现出来的。年轻时期的王维， 

身处盛唐，也是胸怀政治理想与抱负的，然而，在 

经历一系列生活的变故之后，王维逐渐向佛，遂 

产生归隐的念头。终于，在开元二十九年（741)， 

辞官归隐终南山。晚年的王维，隐居辋川，远离 

世事，参透人生，享受着自然的空寂与宁静。受 

佛禅思想的影响，在他的眼里，所有的景色都是 

空寂的、宁静的。“空山不见人”，山是空山，在山 

中看不到一个人影。空山，并非山中无物，只意 

谓在诗人的眼里山中所有的景色都是空寂的、宁 

静的，充满禅趣的。自然，在这空山之中生活的 

人也都是宁静之人，因为只有宁静之人才能享受 

这大山的孤寂，从孤寂中领略自然与人生的趣 

味。“但闻人语响”，是说这大山之中偶尔也能听 

到人说话的声音。有人的声音，就说明大山并非 

真正的死寂，仍然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声稀 

少，正说明能真正享受空寂的人比较少，能真正 

参透人生的人比较少。同时，由于人的声音存 

在，更衬托出大山的空寂与宁静。在这空寂与宁 

静中，自然该呈现的景致并没有因为这空寂与宁 

静而有所省略。阴晴晦明，月出日落，皆按照既 

定的程序表演，一个不落。夕阳返照的光照在这 

深林中，倒映在青苔上，同样是一派宁静与安详。 

在这空寂与宁静之中，诗人的心境升华了，升华 

为一种审美的心境，令人回味无穷。可见，隐蔽 

动机并非完全隐蔽，找不到丝毫踪迹，透过诗的 

意象，人们还是能够认识诗人的创作动机的。

隐蔽动机虽然是人们难以捕捉的动机，但 

是，只要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动机与他的情感表 

达处于同一层面，无论怎样艰难，人们最终还是 

会弄清楚的。问题是，有些隐蔽动机却表现得比

较复杂，创作动机与情感表达完全不在同一层 

面，而呈现出严重的错位。也就是说，作家、艺术 

家刻意遮蔽了原本的创作动机，在作品中表达的 

却是另外一种情感，展示给人的却是另外一种动 

机。这就使得原本动机和展示这种原本动机所 

运用的外物不在一个运行的层面，动机隐藏在下 

面，外物浮在上面，外物与动机隔了一层甚至几 

层。这种情形就令人难以捉摸了。对于这种创 

作动机与情感严重错位的作品，如果不能很好地 

把握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情感、经历，是根本无 

法理解作品的真正意义的。如，唐朝诗人朱庆馀 

的《近试上张籍水部》，就是一首动机与情感严重 

错位的诗：

昨夜洞房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从这首诗的语言表达来看，诗人创作的动机 

是展示新婚生活的情趣。一个刚刚出嫁的新娘 

子，严守传统礼法，早晨早早起床，准备去拜见公 

婆（舅姑）。为表示对公婆的尊重，她精心梳妆打 

扮一番。装扮完毕，低声问自己的夫婿，眉毛的 

深浅画得是否合适？应该说，这是一首非常富有 

生活情趣的诗。从诗中，我们读出了一个知礼守 

法的新媳妇，读出了恩爱非凡的夫妻生活。然 

而，这首诗的创作动机却不是为了展示这一生活 

的情趣，而是另有一番企图，即向诗人张籍请教 

作诗问题。在生活中，朱庆馀与张籍交游，以张 

籍为师，经常以诗文唱和，很得张籍赏识。朱庆 

馀将要参加科举考试，对自己能否试中心存不自 

信。这首诗的创作动机是请教张籍，请他对自己 

的作诗水平进行评价，假如参加科举考试，目前 

所写的这样的诗能否经得起主考官的评判。这 

一动机，从诗题《近试上张籍水部》中可以猜到一 

些。然而，这首诗还有另外一个题目《闺意献张 

水部》，从这个题目中，人们就难以判断诗人创作 

的动机了 D 就这首诗来说，纯粹从诗歌内容上来 

解读，假如不了解诗人的思想、情感与生活经历， 

不了解这首诗的本事，很难知晓这首诗的创作动 

机。就是因为这首诗的创作动机与情感表达完 

全错位。然而，也正是这种错位，增强了这首诗 

的审美表现力，使得它更加诙谐、风趣。严格地 

说，这是文学创作中的比兴思维问题，因为比兴 

思维注重的是比兴寄托，强调意在言外。由此可 

见，感物与比兴也是难以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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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动机促成了审美感应

中国古代感物美学关于创作动机第三方面 

的理论自觉是：创作动机促成了作家、艺术家的 

心灵与自然万物产生感应。

感应虽然是自然的、自由的、非人为能够实 

现的奇妙现象，但是，也绝不是空穴来风、完全神 

秘、不需要任何人为的基础。如果深人感应发生 

的过程，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判定：感应的发生仍 

然是以人的生理、心理及情感经历为基础的。只 

不过，这种生理、心理和情感经历由于刺激不甚 

强烈，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记，而是以潜在的 

形式蕴藏在人体之中，等待唤醒。在现实生活 

中，人会经历许许多多事情，然而，大多数事情不 

会对人产生强烈的震撼，对人内心产生震撼的只 

有少数事情。由于这些事深深触动了人的情感， 

使人产生了强烈的发泄欲望，不同的人发泄的方 

式不同，作为作家、艺术家，其发泄的方式就是文 

学艺术，用文学艺术的形式把自己的情感释放出 

来。这就产生了创作动机。创作动机的呈现虽 

然是短暂的，可它的形成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很有可能早已在内心酝酿了很长时间。哪怕再 

小的一个创作，如画一幅写意画，写一首绝句诗 

等，其创作的动机都可能是长期酝酿的。在研究 

作家、艺术家创作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有这样 

的感觉：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有时是刹那间的行 

为，刹那间就确定了创作的目标，刹那间就完成 

了一次创作，其实，那是创作动机与感应的碰撞。 

感应在外物的引发下，刹那间触发了作家、艺术 

家的创作动机，使作家、艺术家立刻进人了创作 

的状态。因此，感应的产生同样离不开创作动 

机。

中国古代的很多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很早就 

已经清晰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做出了极其精彩 

的分析。钟嵘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 

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 

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 

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人宠， 

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 

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7](PP.2-3,《诗品序》） 

萧子显也说：“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 

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 

不能已也。” [8] (P.342,《自序》）钟嵘所例举，都是现 

实生活中曾经发生的、并且给人造成强烈情感冲

击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的当事人如屈原、 

王嫱、李延年等，都是诗人，他们本身也是诗人们 

不断讴歌的对象。这些事件大多具有悲剧性，正 

是这悲剧性促成了作家的创作动机，作家就是在 

这种动机的支配下进行并完成创作的。所谓“感 

荡心灵”，就是心灵与外物产生的感应，亦即动机 

与感应的碰撞D 只有在这种碰撞之下，作家的仓1J 

作才华才得以呈现，才能创作出感天动地的文学 

作品。而与作家的创作动机产生碰撞的这个外 

物，可能是现实生活，也可能是自然物色。钟嵘 

言说的就是社会现实生活，而萧子显言说的则是 

自然物色。“楚臣去境，汉妾辞宫”，“骨横朔野， 

魂逐飞蓬”，“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 

霜闺泪尽”，“ 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 

人宠，再盼倾国”等等，这些是历史，也是现实。 

“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 

初莺，开花落叶”，这些是自然物色。无论历史、 

现实还是自然物色，都富有诗意，都能够激发作 

家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因此，钟嵘说“感荡心 

灵”，萧子显说“有来斯应”。只要它们出现在人 

们的视野之中，必然会与人们产生感应。这就是 

创作动机长期酝酿的结果。社会历史、现实与自 

然物色所携带的情感信息很快渗透到作家、艺术 

家的灵魂之中，使得他们不得不借助于这些把自 

己的情感抒发出来，把美的感受展示出来。

为了更加深人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集 

中讨论一下屈原的创作，这不仅因为屈原是一位 

伟大的诗人，还因为钟嵘曾经把“楚臣去境”当作 

一个典型，认为正是这种境遇促成了屈原很多诗 

歌的创作。“楚臣去境”所揭示的是屈原的生活 

阅历。这种生活阅历与屈原创作动机的产生究 

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种动机又如何促成屈 

原的心灵与自然万物产生感应的？这都是我们 

应该思考的。屈原一度为楚国重臣，深得楚怀王 

信任，曾经参与了楚国很多大政方针的制定，权 

倾朝野，同时，由于屈原的做法冲击了一些权贵 

的利益，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嫉恨。由于听信了小 

人的谗言，楚怀王疏远了屈原，最后，将其流放 

湘、沅之间，沦为罪臣。这种经历深深刺痛了屈 

原的内心，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怨愤情感，他感到 

世道太不公平，对自己不公，对楚国不公，他要把 

自己内心的怨愤表达出来，这就形成了他的创作 

动机。《离骚》就是在这种创作动机的支配下创 

作出来的。司马迁比较深人地剖析了屈原的动

李

健

：
感
物
美
学
关
于

 

文
学
艺
术
创
作
动
机
的
理
论
自
觉

U

 J
ia

n

 

..
 T

h
e

 T
h
e
o
re

tic
a
l  

C
o
n
s
c
io

u
s
n
e
s
s

 

o
f  th

e

 

s
o
tiv

e

 

o
f  

L
ite

ra
ry

 a
n
d

 

A
rtis

tic

 

C
re

a
tio

n

 

in

 

G
a
n
w

u

 

A
e
s
th

e
tic

s



机，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他这样写道： 

“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 

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 

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 

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 

而见疑，忠而被镑，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 

盖自怨生也D”[9](P.399)显然，司马迁强调抒发怨 

情是《离骚》的创作动机D 单有动机还不成，还必 

须有相应的现实或自然物色的激发。而湘、沅之 

地丰富的神话传说和自然物色则给屈原以很大 

的引发，他的心灵便与这美妙的传说和自然物色 

产生了强烈的感应。对这一点，东汉时期的王逸 

却看得非常清楚。《离骚经序》如此解析：“《离 

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 

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 

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虹龙鸾凤，以托君子；飘 

飘云霓，以为小人。” [10](PP.2-3)善鸟香草、恶禽 

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虹龙鸾凤、飘飘云霓， 

都是《离骚》中出现的意象。在这些意象中，有楚 

地生长的植物、生活的动物，也有楚地流行的神 

话与传说，这些，都能触发屈原的情感，与屈原产 

生感应。从这段话里，我们感到，王逸看到的似 

乎仅仅是屈原对比兴的运用，其实不然。他也间 

接意识到人文传说和自然物色与屈原心灵的感 

应，以及这种感应对屈原创作的推动。所有这 

些，都源自于屈原怨愤的创作动机。

由此看来，创作动机是作家、艺术家的心灵

感应之源，没有动机，就不可能产生感应。中国 

古代感物美学关于创作动机的理论自觉虽然没 

有科学的心理学作支撑，但是，理论意义不可忽 

视。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借用现代心理学的观念 

去观照它、解析它，发掘它的理论价值。我们坚 

信，中国古代感物美学对文学艺术创作动机的揭 

示，有利于人类重新思考所有的文学艺术创作现 

象，对人类进一步探索文学艺术审美的奥秘也是 

大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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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Motive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in Ganwu Aesthetics

LI Ji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Aesthetics and Literary Criticism,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China)

Abstract： The motivation of the writers and artists has been paid full attention in 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s of Ganwu with a lot 

of successful interpretations, in which three aspects are involved theoretically. First, the creation motivation is the intrinsic moti­

vation of the writers and artists, and it tends to show the creative values only by the stimulation from nonego. Second, during the 

process of Ganwu, sometimes the motivation of creators is definite, sometimes hidden, which comes into two characters of crea­

tion motivation. Third, the creation motivation promotes the telepathy between the creators, soul and the nature.

Key words： Ganwu aesthetics； poetics； creation motivation； to arouse； tele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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